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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新思潮。 它关注

人类的积极品质，探索人类的美德，主张用开放的、欣赏的眼

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 积极心理学不仅契合

社会发展背景，而且迎合民众追求幸福的心理，因此其在学

术研究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加。 在澳大利亚旅游

心理学家菲利普·皮尔斯等（Ｐｈｉｌｉｐ Ｐｅａｒｃｅ，ｅｔ ａｌ． ）的引荐下，
旅游学，一门致力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幸福指数

的学科，也开始关注积极心理学的应用。 文章首先阐述积极

心理学的基本主张，注重条理化归纳，然后对积极心理学与

旅游学的融合研究做重点述评，注重客观的应用性拓展研究

介绍，最后结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国内实情，认为积极心

理学在旅游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和提升空间，创新的核

心是融合中国传统与当代文化，做有深度的研究。 结合国内

外研究现状，文章提出三个创新提升方向：关注旅游社区的

居民福祉，聚焦旅游与游客个人发展、社会和谐的关系，关注

日益庞大的老年旅游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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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旅游学的成长与成熟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母学科（比如心理学、地理学、社会

学、人类学、管理学等）的发展与成熟［１］。 本文关注

心理学的新兴领域，即积极心理学对旅游学研究的

影响和启示。 本文首先阐述积极心理学的起源与背

景、基本观点及其研究领域。 澳大利亚旅游心理学

家菲利普·皮尔斯（Ｐｈｉｌｉｐ Ｐｅａｒｃｅ）认为积极心理学与

旅游学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都致力于传播社会正

能量，致力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幸福指

数，并于 ２００７ 年将积极心理学理论引入旅游学研

究［２］。 随后，积极心理学及其相关概念在旅游学研

究中逐步得到应用，两者互相丰富和深化对方的研

究内容。 本文将重点介绍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在旅游

学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认为，积极心理学为旅游学

研究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不仅能提升游客的旅游

“畅爽”（ｆｌｏｗ）体验，也能提升旅游目的地的亲和力、
适游性、宜居性，以及旅游从业者的幸福感。 最后，
结合我国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现状、旅游业的发展现

状和社会文化环境，提出创新的核心是融合中国传

统文化与当代文化，做有深度的研究。 为使本研究

更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本文提出三大研究创新领

域，以期深化研究，共同推动旅游学在人类与社会和

谐发展中的作用。
１　 积极心理学：起源与背景

积极心理学（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 ２０ 世纪末

全球心理学界正在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 １９９９ 年，
在美国心理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美国心理学

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ＰＡ） 主席马

丁·塞里格曼（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指出，面对新世纪，
心理学研究内容迫切需要多元化和深化［３］。 二战

后，心理学一直以各种心理问题为研究核心，以探究

或寻找治疗各种心理问题办法为主要任务，以理解

和解释人的消极情绪为己任。 在反思传统心理学的

基础上，塞里格曼主张心理学应关注普通人，而不是

狭隘的病态人群。 心理学应该用一种开放、欣赏性

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 ２０００ 年，
塞里 格 曼 和 米 哈 里·克 森 特 米 哈 伊 （ Ｍｉｈａｌｙ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积极心

理学导论》一文，该文总结了早期分散在心理学各

领域中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倡导该领域的

研究应该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提出积极心

理学的研究模式［３］。 塞里格曼和克森特米哈伊指

出，心理学不仅要研究消极心理，治疗人的精神或心

理疾病，更要致力于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充实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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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还要鉴别和培养有天赋的人。 在他们看来，积
极心理学的发展是实现心理学本体价值回归的重大

里程碑，因为它大大丰富了传统病理心理学的研究

内容，并更贴近普通大众。 它致力于研究普通人的

活力与美德，主张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充分挖掘人

固有的潜在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促进个人和社会

的发展，使人类走向幸福［３］。
塞里格曼和克森特米哈伊的《积极心理学导

论》这篇文章引起心理学界的强烈震撼与反思，标
志着积极心理学的正式开始。 同年，《美国心理学

家》设立两期专刊，云集全球心理学家，专题讨论积

极心理学的各个方面。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的短短 ５
年期间，有 １９ 个心理学期刊设立了 ２０ 个专刊探讨

积极心理学的相关领域［４］，相关的学术研究和专著

更是不断涌现［４ － ８］。 《幸福学研究》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于 ２０００ 年创刊，专门致力于积极

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幸福”的研究。 在美国心理学

会网站上，键入“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可以搜到 ３７０１
篇相关文章（截止到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 积极心理

学研究开始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很多

人（包括心理学家和非心理学家）日益认识到，人性

中的优点是对抗心理疾病的重要调节和缓冲剂，开
发和培养人性的优点，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幸福快

乐已经成为当代心理学知识的增长点与兴奋点。
２　 积极心理学的实证研究

积极心理学虽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心理学运

动，但由于其契合社会发展背景，又迎合民众追求幸

福的心理，因此其在学术研究和普通民众中的影响

力日渐增加。 在哈佛大学，积极心理学成为最受欢

迎的大学生选修课程，相关讲义也红遍网络。
积极心理学关注三个层面的研究：在主观层面

上，研究积极情绪（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的主观体验， 体

现在对过去的满足和幸福感、对现在的快乐和幸福

感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主义；在个人层面上，研
究积极的个人特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包括爱的

能力、工作的能力、勇气、人际交往技巧、对美的感受

力、毅力、宽容、创造性、关注未来、灵性、天赋和智慧

等；在群体层面上的积极的组织系统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主要研究如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

使个体发挥其人性中的积极层面，使个体成为具有

责任感、利他主义、有礼貌、宽容和有职业道德的公

民，进而提升组织的效能［５］。
积极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

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芭芭拉·费列德雷克森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ｏｎ）提出的积极情绪的“拓展—构

建” 理 论 （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９，１０］。 她认为，某些离散的积极情绪，包括

高兴、兴趣、满足、自豪、爱等，都有拓展并构建个体即

时的思想和行为的作用，如使个体在当时的情景条件

下反应更准确、认知更全面、思维的创造性更活跃等。
在扩展即时资源的基础上，积极情绪还有助于个体建

立起长远的、有利于个人未来发展的资源（健康、文化

适应力、智力等）。 比如说，爱情是一种产生于安全与

相互吸引基础之上的复合型的积极情绪，获得了满意

爱情的个体经常能表现出一些爱的思想和行为，而这

种爱的思想和行为能迁移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

该领域中，研究最多的积极情绪是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和快乐（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积极人格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 人

格在日常生活中支持着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人
格的形成受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各种生活经验影响。
积极人格是指个体能在生活中不断主动追求幸福并

经常体验到这种幸福，同时又使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得到充分发挥。 在 ２４ 种积极人格的研究中，引起最

多关注的人格特征是乐观（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１１］。
除了积极情绪与积极人格之外，积极心理学关

注的第三个重点内容是积极的组织系统。 积极心理

学把那种能够促使个体获得更多积极体验并易于形

成积极人格的环境系统称为积极的组织系统［３］。
组织系统涵括宏观层面（国家、国际），中观层面（工
作单位、社区等，主要涉及个体的生活圈和交际圈）
和微观层面（一个人的核心生活圈，主要是指个体

的家庭组织系统）。
积极心理学的三个层面互相联系。 个体通过自

身长期而稳定的积极体验形成积极人格。 个体行为

受情绪的影响很大，一般而言，积极体验较多的人会

更多出现积极行为。 当一种行为出现多次而成为一

种模式固定下来之后，这种行为就具有了人格特征。
再加上个体自我内在动机的影响，这种人格行为就

会转化为个体人格的一部分。 而积极人格一旦形

成，个体也可能有更多的积极体验。 积极的社会组

织系统则为获得积极体验和形成积极人格提供外在

环境条件［３］。
和以上三个层面密切相关的是 积 极 干 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１２，１３］。 塞里格曼和他的同事

主张采用小规模的干预，引导个体树立积极的体验

和积极的人格，引导组织系统创造积极的环境。 心

理学内常见的干预包括记录每天的积极体验，记录

·０４·



　 旅 游 学 刊　 第 ２９ 卷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ｒｉｂｕｎｅ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２０１４　

对他人和社会的感恩，记录个体的优点与长处，观察

他人的优点和长处等。 近年来，不少学者和个体指

出，旅游休闲等行为具有很好的干预作用，能促进积

极体验和人格的形成，同时影响外在的组织环境。
下一部分将重点介绍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研究中的

应用。
３　 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应用

自 ２０００ 年起，有关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层出

不穷，然而在旅游学中的运用却有些滞后。 ２００７
年，澳大利亚旅游心理学家菲利普·皮尔斯在国际旅

游 学 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的年度大会上，首次将积极心理学的概念

引入游客行为研究［２］。 在这篇文章中，皮尔斯分别

示例积极体验和积极人格对游客、社区居民行为的

影响。 他以参与生物海洋学研究的志愿者为研究对

象，采用“情绪轮”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ｗｈｅｅｌｓ）方法，让志愿者

记录其在在海洋保护志愿行动中的情绪体验和变

化。 其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体验影响志愿者对自身

身体健康的感知。 在同一篇文章的另外一个案例

中，皮尔斯关注人格特质对游客行为的影响。 在一

项澳大利亚大堡礁保护与开发的研究中，他对比大

堡礁沿岸居民对大堡礁现状的感知和对未来的预

期，将调研对象划分为乐观者、悲观者和中立者。 该

人格特征取向的社区居民聚类，对其环境行为有着

良好的指示作用。
２００９ 年，赛博斯特·费乐普（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Ｆｉｌｅｐ）从

积极心理学角度系统考察澳洲赴西班牙旅游的青

年游客的“畅爽”体验［１４］ 。 通过内容分析游客眼

中“完美的一天”，费乐普发现几大与游客“畅爽”
体验相关的重要旅游动机，比如亲密关系、归属

感、安全感、舒适、好奇、刺激和自我发展。 通过在

西班牙多处古迹景点的现场调研，费乐普发现游

客的满意度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密切关系：技能和

挑战的平衡、备受鼓舞的事件、时间流逝感、个体

的兴趣和精力、探索与发现的机会。 费乐普还发

现，在后旅游阶段，游客对某次旅行的记忆往往和

该旅游的技能、挑战平衡程度，以及旅游过程中的

关键事件具有紧密联系。
２０１１ 年，皮尔斯、费乐普及罗斯（Ｒｏｓｓ）合作出

版积极心理学与旅游学研究的整合专著《旅游者、
旅游业与幸福生活》 ［１５］。 该书不仅关注旅游个体的

旅游体验，也关注旅游发生的场景。 该书首先回顾

旅游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并指出旅游学研究和

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互补之处。 皮尔斯及其同事认

为，与日常生活相异的旅游活动可以给个体带来幸

福，因为人们在旅游过程中往往具有积极的情感，并
积极投入 ／参与，产生积极的意义 ／收获。 皮尔斯及

其同事结合旅游行为的全过程，指出积极心理学在

游客行为研究过程中的十大结合点。 皮尔斯和费乐

普关于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应用研究不断深

化，２０１２ 年，皮尔斯具体阐述了旅行伴侣、旅行规模

与性质（比如大团队、拥挤的场所、专项旅游、小规

模等）、与其他游客的互动、与东道主的互动等对个

体旅游体验的影响［１６］。 同年，费乐普系统回顾了积

极心理学理论，认为积极心理学的视角不仅可以提

升游客的畅爽体验，还可以应用到旅游工作场所之

中，创造快乐的工作环境和快乐的员工，和积极心理

学研究的第三个层面相呼应。 费乐普认为，乐观、幽
默等积极心理学倡导的品质，如果能有效地运用到

旅游企业中，将大大提升旅游企业的效率［１７］。 遗憾

的是，这本 ２０１１ 年的专著，虽然从多视角介绍积极

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应用，但该书偏向理论介绍和

讨论，实证研究匮乏。
在前期研究积累和反馈的基础上，费乐普和皮

尔斯再接再厉。 ２０１３ 年，他们联合全球 １９ 位学者，
编辑出版新书《游客体验与满足：积极心理学的启

示》 ［１８］。 积极心理学大师和“畅爽”理论的研究先

驱克森特米哈伊为这本书作序，充分强调了旅游对

积极心理、幸福个体和和谐社会的贡献。 克森特米

哈伊认为，与心理学的众多实验干预、习惯培养等相

比，旅游有潜力成为一种更积极的干预手段，强化积

极的人生体验，培育积极的人格和快乐多元的组织

文化。 该书与前期研究的最大差异在于，有着翔实

的实证研究，可读性大大增强。 在这本书中，费乐

普、皮尔斯及他们的同事关注旅游企业如何运用幽

默的解说系统增进游客体验，东南亚 ＳＰＡ 游客的体

验与幸福，宗教游客的精神体验，徒步旅行对个体的

积极影响，南非义工经历对个体日常生活和价值观

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假期性质对个体健康和幸福的

影响，以及访问博物馆和植物园等公共设施的积极

体验［１８］。 这些实证研究尽管聚焦多元，但共同揭示

出旅游行为可为个体和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这些好

处与塞里格曼提出的幸福 ＰＥＲＭＡ 模型有异曲同工

之妙。 塞里格曼认为个体的幸福是多种因素合力作

用的结果，包括积极情绪（Ｐ，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投
入（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关系（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意义

（Ｍ， ｍｅａｎｉｎｇ）和成就（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１９］。 具体概

括见表 １。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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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旅游行为对旅游个体的好处：积极心理学的视角［２０］

Ｔａｂ． １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

塞里格曼的幸福 ＰＥＲＭＡ 模型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ＰＥＲＭＡ ｍｏｄｅｌ

旅游的益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示例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积极情绪

Ｐ，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投入

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关系

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意义

Ｍ， ｍｅａｎｉｎｇ
成就

Ａ，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提升愉悦指数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提升能力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畅爽

Ｆｌｏｗ

培养积极的人际关系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促进个人转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改善个人健康状况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ｌｅｖｅｌ

提升整体生活质量

Ｂｅｔｔｅ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ＰＡ 使人放松心情，感到愉悦和宁静；随着旅游经验的提升，很多人感到生活更愉

悦

旅游增强人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学习能力与交流能力；非洲义工旅行后，人们变得

更加自信和乐观，忧虑和绝望情绪大大减少，对各种文化更加包容开放；对旅游学

者这个特殊群体而言，旅行是增强其职业能力的必要途径

全身心投入义工活动带来强烈的自我激励感；旅游促进畅爽体验，因为与畅爽体验

的 ９ 个维度（挑战技能平衡、行为和知觉的融合、目标明确、及时反馈、全神贯注、潜
在控制感、“忘我”、时间扭曲感、以自身为目的的体验）具有相通性；旅游解说中的

幽默运用使游客更加投入，更加放松，完成高难度的挑战游戏

旅行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他人的关注有利于个人成长；与旅游场景中其他参

与者的交流有助于脑力放松、体力恢复和积极沟通技能的培养

旅游促进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更好应对人生各个阶段的挑战；义工旅行极

大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以及日后的行为

旅行活动（长途远足）尽管带来暂时的肌肉疲劳，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义工在完成

志愿者行为之后，精力更加充沛；大部分义工活动和体力劳动相关，完成义工之旅

后，不少人身体素质变好

老年人的旅游活动能有效提升其生活满意感；游客的旅游满意度与其生活满意度

密切相关；旅游经历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旅游改善睡眠质量（ＳＰＡ 经历、荷兰游

客实例）

　 　 资料来源：Ｆｉｌｅｐ Ｓ， Ｐｅａｒｃｅ Ｐ Ｌ． Ａ 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 ／ ／ ： Ｆｉｌｅｐ Ｓ， Ｐｅａｒｃｅ Ｐ Ｌ． （ Ｅｄｓ． ） ．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ｕｌｆｉｌ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ａｙｌｏｒ ＆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３．

表 ２　 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应用与结合点

Ｔａｂ．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积极心理学的关注点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应用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相关文献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积极的情绪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游客在旅行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影响其体验质量；情绪体验是游客体

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Ｐｅａｒｃｅ， Ｗｕ， Ｄｅ Ｃａｒｌｏ ＆ Ｒｏｓｓｉ
（２０１３）

积极的人格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关注人格特征的研究与实证分析比以往关注人口统计变量的研究

更有意义

Ｐｅａｒｃｅ （ ２００７ ）； Ｓｃｈｗｅｉｎｓｂｅｒｇ，
Ｗｅａｒｉｎｇ ＆ Ｄａｒｃｙ （２０１２）

积极的组织系统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旅游企业可以运用幽默等积极情绪提升员工的士气和工作效率；亲
密的旅行伴侣促进积极的旅游体验；良好的主客互动增进交流，强
化积极的旅游体验

Ｐｅａｒｃｅ ＆ Ｐａｂｅｌ （２０１３）； Ｗｕ ＆
Ｐｅａｒｃｅ （ ｉｎ ｐｒｅｓｓ）； 周亚庆、邹
益民（２００８）

积极的干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休闲旅游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措施；休闲旅游能给人和社会的全面发

展带来积极的益处，比如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际互动、归属感、充
实感和成就感等

Ｄｒｉｖｅｒ， Ｂｒｏｗｎ ＆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１）； Ｕｙｓａｌ， Ｐｅｒｄｕｅ ＆ Ｓｉｒｇｙ
（２０１２）； 龙江智、王苏（２０１３）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整理。

　 　 除了以上阐述的以皮尔斯和费乐普为主导的将

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应用到旅游学中的研究之外，国
内外不少实证研究验证，虽然没直接采用积极心理

学理论，却从多个角度支持和丰富了积极心理学的

三个层面理论［２１ － ２５］。 比如在组织层面，周亚庆和邹

益民提出了快乐员工管理等新思维，并从管理平台、

职业修炼等角度进行研究［２５］。 此外，皮尔斯及其同

事关于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体验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

有力的案例，支持主客交往互动（旅游活动及体验

的现场组织层面）对游客体验的重要影响。 在米兰

大教堂及其广场的研究，皮尔斯及其同事发现中国

游客因为众多强买强卖的北非小商贩而产生不安全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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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负面情绪体验［２１］。 吴和皮尔斯的中国游客澳洲

游研究则表明，淳朴热情的当地居民极大地提升了

中国游客积极的现场体验，甚至使他们的后旅游回

忆充满乐趣［２４］。 除了情绪、人格和组织层面的研究

外，不少关于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开始涌

现［２６ － ２８］。 这些研究表明并支持旅游休闲是提升人

类幸福的一种有效干预手段。 表 ２ 总结了这些零散

的，但可以支持积极心理学理论的若干研究。
４　 小结：创新空间取向

积极心理学作为研究人类幸福的学科，对促进

人类福祉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大

发展阶段，休闲制度日益完善［２９］，引进和实践积极

心理学理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非旅游领

域， 介 绍 综 述 积 极 心 理 学 理 论 的 文 章 有 不

少［３０ － ３２］ 。 近年来，探索类研究文章不断涌现，主
要集中在教育心理学［３３］ 和企业管理心理学领

域［３４］ 。 旅游业，作为一个致力于“让人民群众更

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与幸福有着天然的密切联

系，与积极心理学倡导的基本主张有着高度一致

性［３５］ 。 中国旅游业发展起步虽晚，但独具特色，因
此，笔者认为在积极心理学和旅游学研究的交叉

研究中，中国学者能够有所作为。 笔者结合已有

的研究和中国的特殊国情，认为创新的关键是融

合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东方佛教思想、儒家思想和

道教思想）与当代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心理学因素，
进一步探索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研究的运用与创

新。 以往的积极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以西方成人为

主。 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等是与其价值观、生活背

景、社会文化特点和生理特点等因素综合联系在

一起的， 我们不能用一种人的幸福涵盖所有其他

人（如儿童、东方人等）的幸福［３６］ 。 在旅游学研究

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游客行为的影响［３７，３８］ 、对
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影响［３９ － ４１］ ，日益受到国内

外学者的关注与证实。 在将积极心理学引入旅游

学研究的过程中，也要关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和繁荣的当代文化对此领域研究的影响。 在文化

为魂的引领下，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可以更多地探

讨旅游社区的居民福祉，聚焦旅游与游客个人发

展、社会和谐的关系，关注日益庞大的老年旅游群

体等领域。
审视国际上关于积极心理学在旅游学中的研

究，不难发现，大部分研究较多关注游客积极情感、
积极投入和寻求意义而带来的“畅爽”体验、旅游幸

福、生活幸福和满足［２，１４ ，１６］。 相对而言，较少有研

究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和旅游从业者因旅游业发展

而引致的积极体验［４２］。 在中国，特别是中西部边远

地区，旅游业是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旅游是架

起沿海和内陆沟通的有效桥梁。 旅游业开发给当地

带来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从而提升当地百姓的福

祉［４３ － ４５］。 以积极心理学为视角审视旅游业发展如

何为多利益主体，特别是目的地居民谋福利，对构建

和谐稳定平等宽容的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值

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区居民，不仅包括从事旅游业

的居民，也包括从事其他行业、但直接或间接受旅游

业影响的居民。
纵观国际旅游市场，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

游客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崛起。 不管是国内旅游市场

还是出境旅游市场，形势一片大好［４６］。 ２０１２ 年，中
国出境游客达到 ８２００ 万，全球各大旅游目的地纷纷

使出全身解数吸引中国游客［４７ － ４８］。 随之，游客体

验及行为研究日益增加。 与积极心理学相结合，更
多的研究可以探索中国游客的现场体验，如研究哪

些因素有助于营造中国游客积极的情绪体验。 同

时，更多的研究可以探索旅游，特别是新的旅游方式

（如日益流行的海外自助旅行、间隔年、沙发客、自
驾游等），如何给游客带来收益。 这些收益包括知

识性学习（如拉萨的海拔、纽约的气候类型、亚马逊

丛林的物种），技能提升（如跨文化沟通、语言能力、
应急处理能力），更包括对自身生活方式和对自身

所处社会环境的反思与改革（如个人生活习惯、交
通管控、文化传承、环境管理、公共服务）。 这些研

究将有利于使我们更好地成为有特色的世界公民，
更好地实现个人发展、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

此外，积极心理学也可以应用到特殊群体研究。
比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现象的日益凸显，关注老年人

生活 质 量 的 研 究 不 断 涌 现。 北 美 的 “ 雪 候 鸟

（Ｓｎｏｗｂｉｒｄｓ）” ［４９］，澳大利亚的“白发游牧民族（Ｇｒｅｙ
Ｎｏｍａｄｓ）” ［５０］，欧洲的退休群体（Ｒｅｔｉｒｅｅｓ） ［５１］ 的房车

自驾跨州旅行规模日益显著。 他们的慢旅游（ｓｌｏｗ
ｔｏｕｒｉｓｍ）生活方式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５２］。 中国

的老年群体的旅游、休闲活动与国际最流行的环绕

国家 ／大洲追逐温暖气候的长途自驾旅游具有显著

的差异［２８］。 正是这些差异，为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

圈做出独特贡献提供基础。 紧密结合积极心理学，
我们可以探索老年人旅游、休闲、义工、第二居所等

活动对旅游社区的多维度的积极影响，以及对其自

身身心健康的贡献。 这些研究将有利于中国多部门

更好地迎接老龄化社会的众多挑战，更好地做好老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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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引导老年人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好地颐养

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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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 ａｒｅａ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ａｕｃ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ｈｅ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ｉｍｅｌ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ｉｌｙ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ｗｈａ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ｕｒｉｓｔｓ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ｎ⁃ｓｉｔ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ｌｉｎｇ，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ｖｅｌ （ｅ． 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ｇａｐ
ｙｅａｒ， ｃｏｕｃｈ ｓｕｒｆ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ａｇ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 ｂｅ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ｎｏｗｂｉ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ｒｅｙ ｎｏｍ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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